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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阳区老城东约 1.5 公里处，从上游蜿
蜒而来的黄河大堤至此骤然拐弯，弯出一个略
有弧度的外圈。外圈中的大堤脚下，有一个六
七百户人家的村落，人们都叫它“斜庄”。

如果从高空俯瞰，就会发现这个村庄与周
围正南正北定向的村子显得格格不入。其实，
不仅从高空看起来“别扭”，当你走进了这个村
子，你还会发现，村里的房屋、道路、田地……
都顺着村庄的方向倾斜着。如果你是第一次
进村，恐怕是要迷路的。村里的百姓说，这个
村子叫“朝阳村”，因为一天之内村里的每间房
屋都能照进阳光。由于村庄倾斜，当地人更愿
意叫它“斜庄”。

前世因：说法多不一，至今仍是谜
斜庄的真正由来，没有谁能说得更清楚。

只是传说，村里的先民是明朝年间从河北省枣
强县迁徙过来的。当年，祖辈们日夜兼程徒步
跋涉来到这里，发现这个地方紧靠黄河大堤，
挡风又挡沙，土肥水又甜，看似一块风水宝地，
于是就驻扎下来安家落户了。不知是出于什
么原因，当时在盖房时，先祖们为什么没有遵
循传统的南北走向的建筑风格，而是把房子盖
成了面朝东南、背向西北的斜向。这就使得它
与周边的村落与众不同，创造了“斜庄”的奇
迹。当然，如果站在黄河大堤上或从远处向村
里观望，并不能一眼看出村子是斜的。只有走
进村里亲身感触时，才会发现这个村庄果然名
不虚传——斜！而且斜得太玄乎。

起先，这个村子不叫斜庄。因为村西头有
五棵高耸的大杨树，长得枝繁叶茂，所以取村
名“五杨庄”。

古时候民间判断时间的方法，是夜里听
鸡叫，白天看日影。由于斜庄的宅院和房屋
方向的错位，在人们的直观上，日影自然也随
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两种奇特的现象：一是
晌午来得早。按现代的计时法，还不到 12 点
就已经是正晌午了。二是民房都朝阳。一年
四季，在白昼的晴好天气里，村里的房屋正
面，从早到晚都能依次受到太阳的光照。早
晨，日出东方，阳光首先照进了西屋；临近中
午时分，北屋里又迎来一天当中最强烈的光
照；下午 2 点，偏西的阳光便又照射进了东屋
里；而到了傍晚，西天的落日又能直射南屋。
总之，一天之内，村里的每座房屋都能够照进
阳光。

斜庄之斜，造成了明显的“时差”。以太阳
直射正房前面为例，如果出现在其他村庄，时
间一般是中午十二点左右；而在朝阳村里，才
到上午的九点半！

村子的“斜”态，却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诸
多好处，主要是采光效果好。上午早见阳光，
下午免遭日晒，是对自然生存环境的一种改

善。正如建筑专家所言，这种方位恰恰体现了
“紫气东来”的格局。事实上，这里的村民早已
习惯成自然，内心里并不希望打破村庄固有的
状况。但他们也不喜欢“斜庄”的俗称，便集思
广益起个好村名，于是取“庭院四面朝阳”之
意，将五杨庄更名为“朝阳村”。

来过朝阳村的外地人，看出房屋走向和其
他地方迥异，在村里走动时还容易迷路，不免
生出“难辨四方、时光交错”的感慨，于是就说
村子是斜的。但村里人却不以为然，信誓旦旦
说村子不但不斜，而且还特别地“正”。外来人
认为村里人都在“认死理”，他们在喊斜庄的时
候，语气里就夹带了“邪庄”之意。

曾经有人用指南针测定，斜庄的房屋坐向
是在由东到南的四十五度夹角上。所以，出太
阳的日子，村民的四合院里，四面房屋都能依
次享受到阳光的照射。但让人不解的是，远在
几百年前的先祖，在没有科学意识的时空里，
又是利用什么样的建筑原理，想出这么个主意
来的呢？

为了消除世俗的偏见和热议，后来村里
萌生了改“斜”归“正”的设想，对 20 余个申请
建房户规划了正南正北的房宅坐向。当建好
房屋入住后，不料这些村民都后悔了，口口声
声吵着“别扭”。他们说：“出了大门，路就是
斜的；再看看别人家的房子，一排连着一排，
都挺‘正当’，让自家的房子反而不正当了。”
其他村民也有同感，觉得这些房子“不是正
了，而是斜了”。在这个整体倾斜的村子里，
真正正南正北的房子反倒成了“不伦不类”。
从此，村里便取消了所谓的“纠正”规划，建造
房屋时又回归到自己的老传统上来了。

战乱时：躲过炮弹轰，进来出不去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支八路军部队驻扎在

朝阳村。有一天，日本鬼子沿着黄河大堤从东
往西进攻济阳县城，朝阳村的八路军在村前的
大堤上英勇阻击，战斗打得很激烈，连续激战
数日，有效阻击了敌军的进攻。但由于八路军
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敌军，最后防线失守。
而经历了这次残酷战斗的朝阳村，竟然毫发无
损。

日本鬼子尽管攻占了济阳县城，却在阻击
战中付出了严重的伤亡代价，遂对朝阳村怀恨
在心，一直企图报复。这天，鬼子派出一名汉
奸，化装成外村村民，到朝阳村窥探情况。日
本鬼子在掌握情报后，自以为朝阳村就在他们
的大炮射程之内，决定立即实施报复行动。到
了夜半时分，鬼子在济阳县城架起几十门大
炮，集中火力向朝阳村打了一夜的炮弹。他们
利用密集的狂轰滥炸，要把朝阳村的八路军和
老百姓统统就地消灭，让家家户户的房屋变为
废墟。天亮后，县城炮楼上的鬼子拿望远镜一
看，朝阳村竟然安然无恙。原来，鬼子的炮弹
都射向了黄河滩区，整整炸出了一个方圆几里
地的大洼子。日本鬼子惊慌失措，真的以为是
神灵保佑，再也不敢袭击朝阳村了。

从此，这支八路军小分队在朝阳村安安稳
稳地驻扎下来，坚持开展游击战，令日本鬼子
闻风丧胆，不敢轻举妄动，直到日本鬼子投
降。全国解放后，化装密探的汉奸被人民政府
镇压。据汉奸交代，当年他化装成村民密探军
情，在朝阳村转了一圈之后，又来到村西头，站
村口往正西看就是济阳县城；回到老巢后他向

鬼子禀报，说在县城的正东方就是八路军所在
的朝阳村，相距大约3里地。据此情报，鬼子迅
速调整安置炮位，炮筒直指正东方向，结果打
了一夜空炮。事实上，汉奸根本不知道朝阳村
是个斜庄，以此角度看县城就在正西方向；鬼
子据此情报从县城往正东方向开炮，炮弹正好
打到了黄河滩里。朝阳村这一“斜”，救了全村
的老百姓，也救了村里的八路军。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一股小分队奉
命赶赴济阳县城。经过朝阳村时，全体官兵都

“掉向”了，好像误入了迷宫，在村子里转来转
去，一直转悠到天黑也没能走出村子。小分队
的长官着了急，命令士兵用枪托砸开一家老百
姓的大门，端着枪逼迫村民带路，才使他们走
出了斜庄。

新时期：送人一整宿 做饭三道杠
斜庄的故事一直在延续。1977年，济阳县

组织全县民工修筑境内的黄河大堤，施工指挥
部就设在了朝阳村。为了慰问治河的民工，县
里有一天派来了电影队，晚上放映著名豫剧影
片《朝阳沟》，而且是在全县首映。傍晚时分，
方圆几十里的外村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宽
阔的电影场上人山人海，一派拥挤和嘈杂。电
影至夜间11时散场，返回的人群拥满了朝阳村
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乱转的人群，就像进了
迷魂阵，怎么也走不出去了。朝阳村的人们纷
纷又走出家门，高高地举着汽灯，一拨拨地将
迷路的人们领出村。有的村民竟然一夜没有
睡觉，直到天亮后才把外村人送完。斜庄，就
是这么邪乎！

不仅外村人来到这里会迷路，即便是嫁到
朝阳村的媳妇，而且过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仍然
找不准方向的大有人在，也经常闹出笑话。新媳
妇初来乍到，若是自己出村下地、走亲访友，也常
常陷入迷途难返的窘境；遇到外村人问路，她也
说不清何为东西南北；有时婆婆让她去北屋拿东
西，没准她会径自跑到东屋里去。有一次，村东
的一个新媳妇要去村南给婆婆送东西，因为路不
熟，走了半天竟然绕到了村西头。婆婆等不急
了，四处寻找，看见儿媳正在那里苦等，惹得婆婆
哭笑不得。要让新媳妇按时做饭，婆婆得在天井
里做标记，就是以一面屋墙的阴影为参照，从中
画上三道杠，分别为早、中、晚的做饭时间，阴影
到了相应的位置就开始做饭。这三道杠，是随着
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村里的做饭时间，与其他
村却相差无几，神奇得很。但是，如果赶上阴雨
天，该何时做饭，新媳妇就心里没底了。只有从
小在村里长大的人，才会思路清晰不犯迷糊。村
头有户人家，常有串乡的小商贩跑到他家里来，
请教出村的路该怎么个走法。

听村里的老人讲过一个笑话：以前有俩小
偷，半夜里进村偷东西，大包小包拎了好几个，
可出村时走不出去了，像两头发情的猪在胡同
里转圈。天亮后早起的村民发现，两个小偷已
累得瘫倒在地。此事一经传开，村里再也没有
来过小偷。

如此看来，斜庄不失为一种错位的美丽。
尤其是近几年，村里经常会有一些外地来的游
客，他们在参观村容村貌的同时，还可以免费

体验一把“迷宫探险”的刺激。
在斜庄，村民描述路的走法，一般会使用

“两套语言”。跟本村人说时，都直接用东西南
北表示方位，因为乡亲们都熟悉，“心有灵犀一
点通”；但给外村人指路，就要用“左、右”来代
替了，因为他们已经迷失方向，如再说东西南
北，那么他们就更找不到北了。

大水湾：水质多清澈，永远不干涸
村子中央有一个很大很深的水湾。据说

是明朝初建村的时候，为了用土盖屋而在此挖
出来的。水湾头天挖成后，第二天一早里头就
蓄满了水。从此大水湾再也没有干涸过，常年
水源旺盛清澈。

在大水湾的西边和北边，分别紧挨着两口
水井，水质清冽甘甜，打上水来就可直接饮
用。人们都说这两口井的水很神奇，能包治百
病，所以不仅本村的大人小孩喜欢喝，就连外
村人路过时也都到井边去品尝一番。

看到湾里水旺，有人猜测湾底上肯定有泉
眼。可也有人不相信，为了探明究竟，他们就
把抽水机架到湾沿上，日夜不停地往外抽水，
想把湾水抽干。一连抽了多日，湾里的水却丝
毫不见减少。在大家的疑惑之中，有水性好的
人就扎猛子潜入了水底，忽然发现湾底上真的
有条水道，是从黄河那边汩汩地喷涌而来。大
家这才明白湾水是抽不干的。

大鳖湾：水深藏玄机，无人敢问津
所谓的大鳖湾，就是当年日本鬼子在黄河

滩区用炮弹轰炸的大洼子。随后黄河每年都
涨一次洪水，洪水退去，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方
圆几里的大水面。大鳖湾最深处达十几米，里
面鱼虾成群，据说有人曾看到水里有一只大
鳖，还有一条黑鱼精。说来很奇怪，冬天天气
再冷，即使黄河封了河，大鳖湾的中心区域也
不会结冰。

村里的大人小孩都知道水里危险，没有
人敢到水湾中央游泳或者打鱼的。某年有个
胆大的年轻人不信邪，看到水湾里稠密的鱼
虾眼红了，就划了一条小船到水湾中心去打
鱼。他刚要下网，不料小船在水上快速地游
动起来。他忽然发现，原来船头下面有一条
大黑鱼精，船尾下面是个大鳖精，它们合力推
着渔船肆意蛮行，搅得船身颠簸起伏。小伙
子顿时大惊失色，只好磕头求饶，发誓再也不
敢来了。好在没有发生船翻人亡的事故，真
是万幸。

从此以后，大湾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禁区，
再没人敢去打鱼了。为了警示后人，人们把大
湾称之为大鳖湾。传说，后来有一年黄河发大
水，大鳖精和黑鱼精顺着黄河游到了东海，东
海龙王收留了它俩，被封为镇海大将军。

近几年，随着新时代信息的迅速传播，朝
阳村的“斜庄”名声大噪，吸引了远远近近的游
客。中央电视台也前来探幽寻踪，拍摄了专题
片，在央视第四套节目播出，引起了国内国际
效应，各地的旅游爱好者纷纷慕名而来。但愿
斜庄的旅游业蓬勃兴起，早日成为朝阳村富民
强村的“朝阳产业”。

民国时期，在仁风镇西街的
路南中段潘家胡同内（即后来的
仁风公社粮仓旧址），赫然矗立
着一座木质结构的二层楼房，外
形豪华气派，在一片低矮的建筑
格局中可谓鹤立鸡群，闻名四
方。当地人称之为“潘家楼”。
潘家楼一度是仁风镇的骄傲和
荣耀。

潘家楼的主人姓潘，做弹花
生意，日子殷实，却过得非常节
俭。有一次，潘老板去河南(指黄
河以南)章丘一带接洽生意，从号
称“九斤孟”的人手里购买了一批
棉花。“九斤孟”是东方商人孟洛
川的族人，大富豪。潘老板兴致
勃勃地将棉花运回家中，解开棉
包一看，却傻了眼。原来是孟家
人暗中做了手脚，在每包棉花里
放了一块土坯。潘老板大为恼
火，咒骂孟家人不仁不义，搬起土
坯就摔烂了。土坯断裂，潘家人
又傻了眼。结果是，每块土坯里
都藏有一块块的银锭，足足有十
两！潘家人目睹白花花的银两喜
从天降，做梦也没想到发了横
财。于是潘老板用这笔银锭购置
了田产，建起了五间二层楼房，配
有东厢房、西厢房，还有十间南
屋，从此成了仁风一带无人不晓
的大户人家。

从仁风街往南有个村，出了
个土匪头子，人送外号“神枪徐
四”。他用抢劫的钱财购置了十
几条大枪，纠集当地的地痞无赖
30多人，拉起一支土匪队伍，经常

在沿黄一带及仁风周边神出鬼
没，劫家打舍，令百姓恨之入骨。
徐四依仗不断做大的势力，就惦
记上了仁风西街家道日盛的潘家
楼。潘家尽管家大业大，但也不
敢招惹这帮土匪。于是，徐四便
以看家护院的名义，带领那帮乌
合之众盘踞了此楼。徐四不久投
靠了日本侵略军，与共产党、八路
军为敌，成为济阳县抗日救国的
一大障碍。

1940年1月，八路军东进抗日
挺进纵队（简称“挺纵”）政治部为
支持刚建立不久的济阳县工作委
员会（简称济阳县工委）尽快打开
抗日斗争的局面，提高部队战斗
力，震慑日伪军，扩大政治影响，
经与济阳县工委商议，决定拔除
盘踞在仁风潘家楼的日伪军据
点。

为此，挺纵五团二营营长齐
丁根与济阳县工委主任吕本支对
形势作了认真分析研究，利用内
探详细掌握了敌人的兵力部署、
岗哨位置，以及徐四的起居时间
和生活习惯，以此制定了作战计
划。

是年 1 月 26 日（农历腊月十
八），营长齐丁根率领挺纵五团
二营，自商河宿营地火速出发奔
赴济阳，晚 9 时左右到达仁风街，
分别将伪区公所、公安分局、潘
家楼据点包围。突袭中，伪区公
所内所有人员被八路军活捉，公
安分局人员趁机闻风逃窜，唯有
潘家楼据点的徐四顽匪倚仗其

坚固的巢穴负隅顽抗，拒不投
降。八路军决定展开攻势，消灭
这股顽匪。

营长齐丁根指挥二营战士将
潘家楼合力围住，在四周民房房
顶架起机枪、步枪，一齐向敌楼猛
烈扫射。匪首徐四率领土匪居高
临下，疯狂反扑。八路军一发迫
击炮弹打中了敌楼部位，匪徒们
纷纷钻到一楼继续顽抗，双方一
时陷入胶着。营长齐丁根看了看
徐徐刮起的东北风，忽然心生一
计，立即让二小队队长到群众家
里借柴草，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将
柴草堆到潘家楼的北侧后点燃。
火苗升腾中，火借风势、风助火
威，霎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烟雾
伸出长长的火舌直扑楼内，把顽
匪呛得咳嗽不止，秩序混乱。火
势越来越大，门窗开始燃烧。二
营战士高喊：“弟兄们，八路军优
待俘虏，赶快放下武器，缴枪投降
吧！”徐四等一众匪徒见势不妙纷
纷跳楼，妄图趁机逃窜，不料个个
被八路军生擒活捉。

神气一时的徐四团匪彻底覆
灭。

1940 年春季，日本侵略军进
驻仁风学校时，唯恐潘家楼再起
事端，便放火将其烧掉。这是日
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
笔血债。

日本鬼子将潘家楼烧毁后，
潘家人的富裕生活也就画上了句
号。据说一部分潘家人携家带口
流落他乡，成为漂泊在外的游子。

仁风镇新桑渡村的来历，与一个叫徐芳桐的人紧密
连在一起。徐芳桐的不幸身世和善美品德，至今被村
民们传为佳话。

徐芳桐，字叶封，是清朝末年乡村人士，家住桑家
渡庄。徐芳桐小时候聪明伶俐，但却是个孤儿，从小
在外祖母家度过了童年。稍大一些时，他回到了老
家，依然孤苦一人，独自生活。少年的徐芳桐，日子
过得缺吃少穿，整日半饱不饥，尝遍了百家饭。再
大些时，他勉强能干些活了，就靠打短帮工混饭
吃。徐家的族中有两位长辈，一位是徐化成，一位
是徐文谟，二位都是经商人。他们见小芳桐无依
无靠，人实在又勤快，是个可造之材，便把他叫
去当学徒，跟着他们学经商，盼望他能出息个好
青年。这一来，小芳桐算是有了个饭碗，动荡
不定的日子也有了着落。

徐芳桐不负长辈的期望。学徒期间，他
不怕吃苦受累，勤奋做事，本分做人，深得二
位长辈的喜欢。在长辈眼里，徐芳桐有两个
突出的优点，一是诚实，二是精明，二者在
他身上有机地统一起来。说他诚实，是他
为人表里如一，绝没有阳一套、阴一套的
不良行为。譬如在各种商务活动中，二位
长辈交付给的事，他都是实实在在尽心
竭力地去做好，不会敷衍了事，更不会
耍奸撒滑。尤其是他在经手商品和钱
款时，一是一、二是二，账物分得清清
楚楚，没有半点沾小便宜或者手脚不
干净的坏毛病。因此，二位长辈便放
心大胆地去让他办一些事情。说他
精明，是他做事用心，肯动脑筋。他
对二位长辈的待人接物，以及处理
商务的做法和谋略，都去留心观
察，用心揣摸。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对经商也就很快入门并越来越
熟悉了。二位前辈见他如此虚
心好学，又有悟性，就更乐意指
教和培养他了。数年之后，他

终于谙熟了经商之道，对一切商务活动应付自如了。徐
化成、徐文谟二老见芳桐在经商路上已经成熟起来，认
定他将来会前途无量，必定大有可为，于是便帮他筹集
资本，让他自立门户，去独立发展了。

要说徐芳桐也的确是一位优秀的商业人才，因为他具
备了经商所必需的各种资质。首先，他胆大心细，具有商
业家的眼光，善于捕捉商机，敢于冒险而胸有成竹。其次，
他精于运作，各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融洽，在商界他本
人和他的商号都很有人缘。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他的经商理念正确。他最注重诚信为本，讲究商业行为
不欺不诈，不刁不猾，诚实对人对事。这就使所有和他有
商贸关系的人，都觉得他值得信赖，与他交易不会遭遇陷
阱和欺骗。因此他的信誉越来越高，经营范围和规模也越
来越大，若干年下来，他已是腰缠万贯的巨富了。

徐芳桐知恩图报，善待化成、文谟二公如同父母。
徐芳桐富而不骄，时刻不忘年幼时遭受的艰难困苦和经
历的世态炎凉，拒绝富而骄纵和为富不仁。首先他自己
的生活一贯俭朴，对人谦恭有礼，同时也要求家人都要
如此。他发誓永生不忘在他苦难之时帮助和同情过他
的人，绝不漠视和他从前一样贫苦的人。他对乡里乡亲
毫不吝啬，凡是找上门来的所有借贷都有求必应；他对
无力婚丧嫁娶者慷慨援助，鳏寡孤独者热心周济。清光
绪年间，当地连年荒歉，很多人饥寒交迫。徐芳桐感同
身受仗义解囊，拿出四十石粮食救助灾民，将许多人从
死亡线上抢救了回来。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伏汛，8月24日，黄河洪水暴
涨，桑家渡庄毗邻的大堤突然决口，大水将方圆几十里
的村庄房舍冲得七零八落，活下来的人无家可归。黄水
落去之后，徐芳桐在老桑家渡庄西北三四里处，购得田
地一块，把家宅迁移过去。剩余的十来亩，让街坊随便
拣选作为房址，低价售予。于是村民们迁往者很多，遂
形成了一个新的村落。这个新村庄，由于村民来自老村
桑家渡庄，故取名“新桑家渡庄”。新中国成立后，新桑
家渡庄简称为“新桑渡村”。

徐芳桐富甲一村，惠及乡邻，有口皆碑。乡亲们感
激不尽，遂商同与他送匾一块，题辞“升平人瑞”，称颂并
祝福他平安高寿。

朝阳的“斜庄”
□ 董仪德

孤儿徐芳桐与新桑家渡
□ 李惠广

潘家楼浮沉记
□ 阳堃

“斜庄”朝阳村一角


